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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水下做考古
文\海南日报记者 赵优

在中国考古界，有一支专门从事水下考古的队伍，他们潜入幽暗的水底，让沉睡的船只和文物重
见天日，寻找遗失千年的历史记忆。

日前，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组织的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进阶培训班在海南分界洲岛举
行，来自全国十余个省份共17名学员在分界洲岛完成了为期21天的技术潜水等理论及实际操作课
程。据记者了解，目前取得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结业证书的专业水下考古人员仅有144人。

谈起水下考古，人们的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奇艳瑰丽的海洋生物和蓝色深海的浪漫，但真实的
水下考古往往伴随着诸多风险和困难，而支撑水下考古工作者一往无前的，或许就是那份挚爱。

在一片片水域的摸索中，来自宁波市文化遗
产管理研究所的金涛一干就是十余年。早已熟
练掌握水下考古各项技能的他，将更多精力聚焦
在了水下遗产保护上。

“对出水文物来说，由于海水所含成分区别
于空气，出水文物的保护需要在考古现场进行紧
急的特殊处理，比如，最容易处理的瓷器在出水
后需要进行脱盐，而金属材质的文物还要对微量
元素进行处理。这些出水文物往往需要经过多
年时间的处理才能走进博物馆，呈现在世人面
前。”金涛说。在中国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宁
波基地，有一个装满水的异形浸泡池，里面躺着的
236块船板，均来自“小白礁I号”。它们在水池里

“躺”了近七年，距离船身修复完成，还有近四年的
时间。“水下考古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而考古
发掘也只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环节。”金涛说，
用十余年的时间修复一艘沉船，不足为奇。

看似如“海底探宝”般的水下作业，其实是一
次次地下潜、探摸、测量、拍照和取样的重复过
程，水下考古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才
能完成的工作。

在水下考古队员们看来，出航远海的船是一
个单一性社会，人们会把那个年代最必需的生活
用品带上船，这种高度浓缩的历史标本将使我们
洞察当时的贸易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且提供地面
上无从捕捉的考古佐证。“当800年前的瓷器仍
光洁如新地闪现着艺术之美，当海底沉船里具体
而微的社会场景展现在你面前时，当埋没在水底
的经远舰铭牌重见天日时，那种扑面而来的震撼
和感动是无与伦比的。时空交错中，历史仿佛在
和你对话。”冯雷说。

对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张凝灏这位
2017年才下水的新人来说，水下考古让人着迷的
魅力还在于这群对水下考古事业充满真心热爱的
人。“身边有一群人为着同一个目标做着一件事是
很幸福的，哪怕长期在海上漂着、水下潜着，哪怕
动辄几个月与家人分离。也正是这样出生入死的
战友情，中国水下考古团队才能够如此凝聚和延
续。投身其中，与有荣焉。”张凝灏说。

随着工作领域的扩大，水下考古专业队伍也
不断发展壮大，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以及福
建、广东、海南、山东、浙江、辽宁、天津、湖北、湖
南、江西等省市都拥有了专门从事水下考古的工
作队伍或人员。这些水下考古工作者们分散在
各地，当有重大考古项目时，他们招之即到，可谓

“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

在培训班上，每天下水前，考古队员们都
要花费时间仔细检查装备，背上35公斤重的
双瓶潜水装备，开启水下时间。

“水下的每一秒都十分珍贵，穿戴设备费
时、气体容量有限，要求我们必须争分夺秒。”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尹锋
超解释，水下考古首先要选在适合作业的时间
开展工作。3月至6月是开展水下考古的最佳
季节，这时海况较好，水下能见度也好，台风频
繁的夏秋季节和水温较低的冬季并非理想时
间。此外，水下作业需要根据潮汐时间安排工
作，必须在平潮期水流稳定的情况下才能下
潜，有时是中午，有时是凌晨，测算并等待“窗
口期”给作业增加了难度。

2010年，尹锋超参与第三次全国水下文
物普查工作，走进西沙。“那时租用渔船，工作
生活条件非常简陋，船舱狭小，通讯也不方便，
只能一周使用一次卫星电话给家人报平安。”
但在尹锋超看来，水下考古痛并快乐着，可以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扑在海之下”：白天近8
个小时在水下，晚上则回到渔船上整理文字和
影像资料，经常忙到半夜。

说话间，尹锋超脸上一条条红色疤痕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原来这是2020年度青岛胶州
湾外围海域水下考古调查工作中，海里的水母
给他留下的印记。“受潮汐水流影响，我们下水
时间非常有限，即便脸被蜇得生疼，也得先忍
着，完成水下工作后再上船处理。队员们有一
半被水母拥抱过了，只不过我是一等奖，被抱
头狂亲！”幽默言语间，满是乐观主义精神。

曾参与“华光礁Ⅰ号”沉船考古发掘的冯
雷也记得刻在生命中的那段西沙时光：租用潭
门渔民的木质渔船，去程和回程的30多个小
时因晕船而不敢吃饭；开展工作的几十天里，
能够吃的蔬菜只有白菜、冬瓜、南瓜、土豆等易
储存的；虽然沉船只有3米深，但被海沙掩埋
覆盖，不得不靠人力在海底一筐筐地搬运、清
理，而水下的体能消耗是陆地上的4倍；当时，
500多块船木的提取出水也是依靠人力，而他
的腰就是在水下搬运船木时意外受伤……“那
是一段充实而幸福的时光，大家按照发掘组、
拍照组、装箱组、文保组等分工有序忙碌着，有
时忙到半夜，抬眼便看到满天的星光与银河，
真是美啊！”冯雷说，项目结束后出版的《传说
中的那片海——西沙考古·生活·风光摄影
集》，成为那段美好回忆的记录。

当中国开始发展水下考古事业时，在水下静
静待了八百多年的“南海Ⅰ号”出现了。从1987
年被发现到2007年被打捞出水，历经二十年的

“南海Ⅰ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见证了
中国水下考古的不断进步。

二十年间，水下考古对人才、技术、方法、设
备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进阶培训班上，海
南日报记者见到了担当助教工作、长期在水下考
古一线的老队员，他们早已在多年的水下考古工
作中成为出生入死的战友。

说出生入死，并不为过。潜水是一个高危行
业。船体沉没海域一般海况复杂，而船体沉没
后，船体表面不仅适合海洋生物“安家”，还有可
能钩挂渔民撒下的渔网等。海流、能见度、海洋
生物、渔网等等，都是水下考古工作期间潜在的
风险，有时甚至会造成生命危险。

“考古工作者在水下必须适应和克服光线
的影响、压力的变化、水流的扰动等。”福建省考
古研究院的陈浩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下水前要
先探测清楚海水的深度、海流的大小等，因为流
速影响人在水下的姿态，过快有可能使人无法
在水下停留，而且受气瓶容量所限，通常每次在
水下只能停留半小时至一小时，时间一到必须
马上上水。上水速度，则必须按潜水规程要求，
每分钟不能超过18米，上升至距水面3米时，
还要再停留数分钟才出水。除此之外，岸上也
有应急潜水员，随时观测水下队员的气泡来监
测水下的动静。

水下考古，常常需要队员们克服更多的困
难。“我们进行甲午沉舰遗址的水下考古调查时，
海况、水况并不是特别理想，很多时间水下能见
度几乎为零，如同‘盲人考古’，每一位水下考古
队员在工作时心理都面临着巨大挑战。”辽宁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冯雷表示，经远舰水下考古调
查的难点是沉舰身份的确认。能找到舰名才是
证明身份的最有利证据，但经远舰船体埋藏较
深，船体倒扣，舱室埋藏在海床表面以下，证明其
身份的船号、船名基本埋藏在海床表面6米多深
以下，想把它们调查出来进行拍照、摄影，挖掘深
度最少也要6米多。“挖一个6米深、近10米宽、6
米长的土方，工作量非常大。水下泥沙坚硬，密
度大，非常黏，工作难度可想而知。抽沙工作由
广州救捞局工程队使用大型机器进行，整个过程
遭遇了一些海上特殊天气，仅泥沙抽取就用了至
少40天。”冯雷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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